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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永乐宫《钟吕授道图》图像探源

刘钰强 *

陕西师范大学　陕西省西安市　710119

摘　要：以吕祖信仰和师徒授道为核心旨趣、以全真列祖论为基本范式的《钟吕授道图》，乃是绘制于全真教三大祖庭之

一山西永乐宫中的壁画。通过对图像表现内容的分析，此部分壁画应主要根据道教典籍《钟吕二仙庆诞仪》制作而成。在

图像形制层面，属于单幅叙述性图像，其叙述性在纯阳殿的建筑环境中被清晰地展现出来。在钟吕授道图像中，钟吕二人

既在神圣与世俗之间游走，展现世俗化形象的同时又带有神性特点，又在传统与现实之间融合，体现了对儒家文化的尊重

与赓续，他们以这种融合性的姿态，完成了对道教全真列祖谱系的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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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方大纯阳万寿宫（简称永乐宫）原址位于黄河中游

北岸边、汾河下游的永乐镇，是全真派的祖庭之一。根据《冲

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》、《大朝重建大纯阳万寿宫之碑》

及明成化十一年《山西通志》的记载，此道宫系全真派大

师宋德方及其弟子于 1240 年到 1368 年之间在主持重新建

造完成 [1]。

纯阳殿，又名混成殿、吕祖殿，供奉的主尊是吕洞宾，

道号纯阳子。宫殿面宽五间、进深三间，大梁跨越四间，

单檐歇山顶，大殿内部空间开阔。殿内壁画总面积达 212.62

平方米，分布在东、西、北、南四面墙壁及神龛的背面 [2]。

据永乐宫纯阳殿的壁画题记记载，壁画是在至正十八年

（1358）秋由山西民间画家朱好古门人张尊礼等人绘制完成

的 [3]。其中，叙事性绘画《钟吕授道图》绘制在纯阳殿神龛

后壁之上，与殿宇后门相对，画面展现了吕洞宾与钟离权师

徒二人传授道法的场景。

典籍记述：钟吕二仙的授道故事

钟吕授道图又称钟离权度吕洞宾图、钟吕谈道图与钟吕

传道图（图 1）。钟吕传说及钟吕授受说起源于北宋 [4]，钟

吕二人组合图像的出现于道观之中，表明此时的钟吕图像已

经具备了隐喻道教思想内涵的功能。钟离权为吕洞宾之师，

两人的师徒关系在多部史料中有所记载。最为详尽的是施肩

吾《钟吕传道集》，全书共十八篇，以钟离权和吕洞宾师徒

教学问答的形式，论述真仙、大道、天地、日月、四时、五行、

水火、龙虎、丹药、铅汞、抽添、河车、还丹、炼形、朝元、

丹观、魔难、证验等内容，建立了钟吕派内丹体系。宋人吴

曾收录的岳州石刻《吕洞宾自传》云：“吾乃京兆人，唐末，

原举进士不第，因游华山，遇钟离，传授金丹大药之道”[5]

[6]。元代《金莲正宗记》记载：“讳吕，字洞宾，蒲州坂永

乐人……后任五峰庐山县令，因暇日游庐山之胜迹偶与正阳

先生相遇，一话一言之间，心与心契密，受大道天遁剑法龙

虎金丹秘文，赐号纯阳子”[7]。此外记载钟吕师徒关系的还

有《蒙斋笔谈》[8]、《鹤林玉露》[9] 等古籍。

图 1 纯阳殿钟吕授道图

（图像源于萧军著《永乐宫壁画》一书）

宋元时期，伴随着道教文化的繁荣发展，这幅具有吕

洞宾信仰象征意义的图像以钟离权与吕洞宾两人组合的形

式出现于道教宫观之中，被视为道教师徒授道的代表性图

像，而二人交谈的场景则隐喻着师徒间传授道教功法的意

涵。譬如，根据《钟吕二仙庆诞仪》记载：“吕洞宾因徒步

于庐山遇钟离翁授天仙剑法，又十试而授金丹大道，续得崔

真人入药镜火候秘旨，修行成道”[10]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吕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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宾在未成道之前属于政府官员，即入仕儒生，在遇钟离权为

其授道后得道，属于典型的由儒入道人士。与之类似的情况

在历史上并不鲜见，早在李唐时期就已出现由儒入道的相关

人士 [11]，如杜光庭、施肩吾等人。至宋元时期，战争频发，

社会动荡不安，中国传统主流思潮儒家文化的失重，导致了

多元文化空间的形成，道教思想再次流行 [12]，出现了张伯端、

赵原阳、刘渊然等儒家人士皈依道教，完成了身份转变。需

要关注的是，全真派的创立者、永乐宫重阳殿内主神王重阳

亦是由儒入道。由此而言，在道教宫观中钟吕授道图像的出

现，其中意涵便不难理解了。

图像隐喻：钟吕二仙的世俗形象

古代道教钟吕图像已知实例有两处，均见于道教宫观，

一处是绘于山西永乐宫纯阳殿内的壁画，完成于至正十八年

（1358）秋；另一处是嵌于说经台老子殿东山墙的石刻，约

完成于元至大年间。以下，对两处图像分别做以介绍。

其一，绘制于纯阳殿神龛后壁的钟吕授道图高 3.66 米，

宽约 4.48 米，面积约 16.4 平方米 [13]。画面是由钟离权和吕

洞宾二人和山水树石等元素组合而成。钟吕二人坐于大石之

上，处于画面的视觉中心。画中钟离权居右，正面示人，双

目圆睁，转头看向吕洞宾，嘴微张，头顶双髻，长须垂于裸

露的胸前，身体微微右倾，右手支地，左手掌心朝上伸出二

指，脚穿草鞋，左脚抬起，以一种自在放松的姿态与之交谈，

是传统的坐而论道的表现 [14]；吕洞宾居左，侧身朝向钟离权，

身着素衣，双手多笼于袖中，唯有左手拇指漏出，轻按衣袖，

呈倾听状。两人身后，苍松与古柏相伴，枯藤缠绕其间，斜

伸至二人上方。吕洞宾左侧溪水潺潺，自其身后蜿蜒而下，

钟离权右侧瀑布飞流直下。整体来看，钟吕授道图通过苍松

古柏、溪流瀑布等元素，营造了一个幽闭空间，着重展现了

钟吕二人坐而论道的场景。

其二，位于陕西周至县说经台老子殿东山墙的石刻钟

吕二仙图（图 2），高 1.7 米，宽 0.53 米。石刻的左上角刻

有“吕先生”字样，右上角刻有“钟离处士”字样。与纯阳

殿的钟吕授道图不同，这幅石刻中钟吕二人几乎占据整个石

面，且呈现站立姿态。人物位置关系通过前后遮挡处理为吕

左钟右、吕前钟后、吕低钟高，使得钟离权的身躯大部分隐

于吕洞宾之后。画面中，钟离权右手指向吕洞宾，而吕洞宾

则作侧耳倾听状，听取钟离权之言。

图 2 钟吕授道图石刻

（图像源于刘兆英著《楼观千古道刻》一书）

在上述实例中，钟吕二人像世俗化特征明显，即吕洞

宾身着儒生服饰，肢体动作丰富的钟离权。在两幅图像中，

吕洞宾均以倾听不言的形象出现，其共同的目的，就是用来

表现钟吕师徒授道这一场景。如果将视点聚焦于图像所在的

空间，那么纯阳殿中二人呈坐姿，而老子殿内二人呈站姿，

其本质原因是空间位置差异导致，即前者殿内供奉主神吕洞

宾，后者则位于供奉老子的殿宇中。因此，图像与空间位置

的结合，使得纯阳殿内钟吕授道图隐喻由儒入道的道教文化

意涵，而老子殿内的图像则象征着作为老子嫡传弟子的钟吕

二人侍立身旁。由此可见，宗教类图像的空间位置关系对图

像本身的象征意义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图像叙事：钟吕授道的空间布局

宫观是举行道教仪式的场所，将道教故事题材的故事

图像绘制在宫观之中，使得建筑空间与壁画之间产生联系。

有学者认为，永乐宫的布局形式是按照道教的象征意义而设

计的 [15]，即宫内建筑、雕塑、壁画完全贯彻宋德方的全真

列祖论，弘扬玄元——吕洞宾——七真——全真祖师这一传

承谱系 [16]。

永乐宫纯阳殿位于三清殿后方，是专为奉祀吕洞宾而

建造的。吕洞宾，名岩，字洞宾，号纯阳子，唐宗贞元十四

年（798）四月十四日已时出生，唐代道士，全真祖师之一，

芮城县永乐镇招贤里人。据壁画上的墨书题记，绘制者为“禽

昌朱好古”及其门人多人。画作初次完工于元代至正十八年

（1358），后经明清两代重修，重修内容应是在原壁画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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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的重描与补绘。在纯阳殿内出现吕洞宾形象的有三幅，即

《纯阳帝君神游显化之图》、《八仙过海图》和《钟吕授道

图》。在绘制这三类图像的过程中，画师均兼顾了吕洞宾头

戴黑巾、白袍黑缘，一副书生本色统一形象，但是从内容来

看，可分为吕洞宾得道前的《钟吕授道图》，学道中的《纯

阳帝君神游显化之图》和得道后的《八仙过海图》。可见纯

阳殿以不同的图像叙事方式，展现了围绕吕洞宾这一核心人

物绘制的三种不同类型的故事图像。即使吕洞宾在《钟吕授

道图》中位置居左，他也不能否认其为画面的中心人物。

 

图 3 纯阳殿南壁东侧道斋供图

图 4 纯阳殿八仙过海图局部

（图像源于萧军著《永乐宫壁画》一书）

图像意涵：钟吕授道的核心思想

从宗教美术的角度出发，宫观壁画是围绕着道教仪式

的需要而展开设计及绘制。宗教美术活动是依赖于象征体系

的，主要的构图要素都是与神系相联系的，一些重要的图像

已经成为了固定的象征符号而被程式化，在创作中被反复地

运用。[17] 鉴于道教图像在仪式中的功能性，其绘制工作需

严格依据典籍记载进行叙事性创作。因此，古代画师在绘制

寺观壁画前，需与负责建造的主持人确定图像题材和风格，

并据此完成画稿。这一过程中，“画稿”的构思自然依赖于

主持人或宫观中所持有的相关典籍。

永乐宫纯阳殿中的钟吕授道图与宫观中斋醮活动紧密

相连。在《钟吕二仙庆诞仪》这部仪文中，记载了钟吕庆诞

仪式的详细流程，在仪文中首先提及了钟吕授道这一事件。

仪文中摘录的部分内容如下：

祖师姓钟离，字云房，讳权，四月十五日生辰预于十四

日同吕仙醮称贺。祖师姓吕，字洞宾，讳岩客……因徒步于

庐山遇钟离翁授天仙剑法，又十试而授金丹大道，续得崔真

人入药镜火候秘旨，修行成道。[10]

鉴于钟吕二人之间的师徒关系，以及他们相近的生辰，

他们常常被一同提及，并因此在这一天共同举办庆诞仪式。

在道教宫观中，除了因特定目的而举行的斋醮仪式外，为各

位神仙祖师庆贺生日也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宫观活动。[18] 这

一点在王鹗撰写的《大朝重建大纯阳万寿宫之碑》中得到了

进一步的证实。碑文中详细记录了全真派对钟吕授道一事的

共同观点，认为钟离权传授吕洞宾两种道法。以下是碑文中

的相关摘录：

公讳岩，字洞宾，父、祖皆第进士，为唐名臣……因

暮春游沣水之上，遇钟离子，授内丹秘旨及天遁剑法。[19]

需要关注的是，此碑的虽由王鹗撰写，但相关素材提

供者是当时的全真教掌教张志敬。此人掌教期间，潘德冲负

责永乐宫的建设事宜。

根据永乐宫出土《冲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》记载：“师

性资仁裕，戒履修洁，虽居道流，然乐善好施。中条东西居

民，每岁初，或有贷粟于宫者……岁以为常”[20]。由此可知，

潘德冲通过举办慈善活动与宗教仪式，获得广大民众的物质

支持，此处的“宗教仪式”便是指“钟吕庆诞”。潘公，即

潘德冲，字仲和，为元代全真教人物，邱处机弟子，曾于元

太祖十五年（1220）随邱处机至八鲁湾谒见成吉思汗。1246

年至 1256 年任永乐镇纯阳宫住持，负责继续推进永乐宫建

设事宜。从碑文记载来看，潘德冲提倡在吕洞宾诞辰举办节

庆活动。由此得知，永乐宫早在潘德冲主持时期就有举行钟

吕庆诞的传统。至正十八年（1358）秋，山西民间画家朱好

古门人张尊礼等人受永乐宫主持之托，将永乐宫纯阳殿壁画

绘制完毕。结合钟吕授道图像内容，做以下分析。

其一，画师刻意将钟离权左手绘制成掌心朝上伸出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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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的手势。数字“二”直接指向《钟吕二仙庆诞仪》和《大

朝重建大纯阳万寿宫之碑》中所记载的钟离权传授吕洞宾

“天仙（遁）剑法”和“金丹大道（内丹秘旨）”。其二，

钟吕二人并坐的空间环境中有一古柏和枯藤缠绕的苍松，二

人左右两侧分别绘制蜿蜒溪水和飞流直下的瀑布。古柏、苍

松为道教宫观中栽植首选，图像中出现此树隐喻授道之地为

道家仙境。溪水与瀑布则象征钟吕二人相遇之地。其三，纯

阳殿神龛后壁之上的钟离权与吕洞宾以世俗形象绘制在画

面的视觉中心位置，与三清殿神龛后壁以神仙形象塑造十方

救苦天尊像相比较，前者体现神性与人性的相通，而后者即

为神仙。其四，永乐宫三大殿的建造位置顺序：三清殿——

纯阳殿——重阳殿，这三大殿分别供奉的主神为：三清——

吕洞宾——王重阳。这一设计既与宋德方宣扬全真为道教正

统思想相吻合，又将神界与凡尘紧密关联，体现了神人之间

以道相通的道教文化思想意涵。

宋德方重建永乐宫，不仅出于对全真祖师吕洞宾的崇

拜，更是希望借此宣扬本派系为道教正统的原因所在。就钟

吕授道图像而言，在永乐宫中利用壁画作为媒介，展现了由

人向神角色转变的图景，反映了作为一名儒家人士选择皈依

道教的内心抉择，隐喻了作为尘世间的凡人通过修炼道教之

法可跻身神仙序列这一核心思想。

结论

综上所述，永乐宫纯阳殿神龛后壁的钟吕授道图像，

深植于道教典籍中的历史典故，展现了钟离权在庐山遇见儒

士吕洞宾，并传授其道教剑丹二法，助其成仙的传奇故事。

其总体设计围绕钟吕二人展开，遵循宋德方的全真列祖论，

弘扬玄元——吕洞宾——七真这一全真祖师传承谱系 [16]。

具有象征意义的钟吕授道图像安置在纯阳殿内，既完成了殿

宇斋醮仪式的空间设定，又为吕洞宾信仰的进一步传播打下

了坚实基础。钟吕授道图像作为一幅象征道教师徒的绘画作

品，被记载于多部道教典籍、小说和碑刻之中，表明全真教

徒希望由儒入道的道教文化思想能够以图、文的形式流传于

世间，这是自元代以来宗教图像世俗化的形象体现，也是道

教宣扬全真正统的根本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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